
 

洪建民依然想知道老师说的秘密，问：“亲爱的

珠儿，你知道老师说的那个谁都没有说出的秘密吗？”

可是，南珠儿看着他甜甜的笑着，下意识地擦了擦眼

睛，没说一句话。 

  

南珠儿住的地方和洪建民仅一路之隔。这里是一

家三层楼路边饭店，二楼以上为满足工地一些公勤人

员的临时住宿，开办了路边乡村旅馆。在这里，指挥

部为洪建民总工程师专门安排了一个房间。洪建民怕

南珠儿住在工地不方便，加之考虑冰天雪地的，让南

珠儿住在这儿也暖和些，就把这里让给了南珠儿，自

己住进了工地指挥所的简易宿舍。在这儿，南珠儿经

过细致认真的采访，掌握了大量报道素材，准备回市

里了。她和报社要了车，临走时，她从住的地方，专



门跑来和洪建民告别，说：“洪哥，我回报社了，别总

想我。” 

洪建民正在看施工进度图，见南珠儿来了，马上

站起来，温和地说：“亲爱的，能不想你，该有多好。

可是，我一直在压抑，不是怕你承受不了这份情，而

是怕我的爱会伤害你。”  

“洪哥，对不起，我一直很努力的，不全是为了

爱情，更多的是想让你证明思念有种独特的力量，它

可以摧枯拉朽，甚至可以像火一样燃烧，锻造人的智

慧，让它闪烁的光芒足可照亮一生。你既然已经爱过，

你就要为曾经的爱而快乐，不要后悔。”  

“珠儿，我不是后悔，我是担心无力抗拒夜晚带

给我的孤独，尤其冬天的寒冷。” 

“哥，爱情不能走捷径的，多少个这样的夜晚，

我也无法入睡。回忆侵占了我所有的思绪，我走不出

那些有你的记忆。仿佛迷宫一样，我在里面转来转去，

甚至徘徊不前，看不清前面的方向。” 

“珠儿，我也是一样的，尊重我的选择吧！你对

河流有恩，请相信我一定会好好爱你” 

“亲爱的，因为真的、真的很爱你，可是不经历

磨难的爱情，就像没有发酵的红葡萄酒，喝起来就会

肃然并且苦涩。你知道吗？想，也是一团火，还是一



块磨刀石；不经过想的过程，人的智慧就是一块没经

过耕耘的处女地，人的思想就会荒芜，就不会敏锐。” 

“珠儿，这个我懂；只是我割舍不下你带给我的

一切，尤其你身上的气味。” 

“洪哥，为了白泉重逢定理，这是我们不能不经

历的，尽管痛苦，可是这可以让我们一起走到成熟。

对于还处在初恋的年轻人，无论单相思，还是双相思，

它都像一块磨石，会让人的思想打磨得更加锋利。” 

“南珠儿，不用为我担心。在老师的笔记中已经

说过：男孩的相思，是在磨砺宝剑；女孩的相思是在

释放火焰。古往今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经过这样

的励练。” 

“这和重逢定理有关系吗？”南珠儿忽然提出了一

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 

“有啊！这就是清水与河流重逢的关系，水必须

经过必要的从新洗水的净化过程。如果水不经过净化，

就会带着浑浊到处横冲直闯；而河流，就不会孕育优

秀的生命，甚至变得死寂。” 

“我只听说，相思可以产生一种叫相思肽的物质，

它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和年轻，” 

“相思是造物赐予人的一种高贵品质，对清纯的

男孩和女孩，有着相同的妙用。” 



“连这个老师都讲了？” 

“《重逢论》里都讲了。老师说：动物没有相思，

所以终归是牲畜；人如果没有相思，就如同衣冠禽兽；

人有相思，所以最终才能成为智者。这种代代相传的

流淌，人类才发展到今天这种模样，不仅变得越来越

美，而且思想境界才会越来越趋向高尚的。” 

 “老师的《重逢论》这么好，你没考虑发表吗？” 

南珠儿问。 

“老师说，有人告诉我那个谁都没说出的秘密时，

才能考虑让这本书面世。” 

 “原来是这样啊。” 南珠儿沉吟一下，又说：“你

是不是急于想知道那个秘密，才编出这个理由的吧？” 

洪建民没有回答，他久久看着南珠儿，仿佛要把

南珠儿从头到脚每个细节都要克隆下来似的。他忽然

一下把南珠儿搂在了怀里，南珠儿翘了一下脚，搂住

了洪建民的脖子。他们紧紧地搂在一起，好像天和地

一样，永久不再分离。要不是南珠儿的电话响了，他

们可能这一辈子都会这样拥抱着，站在天地之间。 

“喂，你好！” 

“南珠儿，车到了。在你前次下车的地方停着呢” 

“好，谢谢，我马上过去。”南珠儿收起电话对洪

建民说：“洪哥，再见了！” 



洪建民飘动着两片荷叶，握着两只小青蛙说：“记

着，经常过来看看我。” 

走的时候，洪建民一直把她送到路口。两个人再

一次握过手，南珠儿又向洪建民挥了挥手，说：“洪哥，

以后常联系啊！”洪建民说：“你可不能总唱前面带刺

的玫瑰，心情好的时候，也可以唱唱我家住在黄土高

坡。”南珠儿笑着说：“我要唱，哥哥你在岸上走。” 南

珠儿回身上了车，在洪建民再一次和她挥手的时候，

车开走了。洪建民看着新闻采访车消失在道路远方的

地平线上，才依依不舍的回到了工程指挥部。 

车行驶在起伏的山路上。南珠儿心情也在起落间

走进了记忆的陈列室。她从南浦大学第一次与洪建民

握手以来，一幕幕像放电影似的，过了一遍。她觉得

这个洪建民除了坦诚得有点傻乎乎的以外，还真找不

出他身上有什么毛病。要说有缺点，就是这个比自己

大五个月的小哥哥有时爱钻牛角尖，有股犟脾气。即

然老师说了，有人会告诉你那个秘密，你急什么，到

时候也不会不告诉你呀。 

  

南珠儿回到报社，风平浪静，一切如前。可是，

这时晴空出彩虹，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甚至

让她烦恼起来。事情的起因十分简单，结果却十分复



杂。她和麻烦不期而遇了，最后让她不得不重新考虑

自己的去向。 

她请郝思嘉来上岛咖啡喝茶，一是为了答谢，再

者平时两人也经常光顾这里，没什么事儿，聊聊天，

谈些让人愉快或者不愉快的事情。 

在起伏荡漾的李斯特钢琴曲里，两人今天见了，

谈起了一件事情。郝思嘉兴奋地说：“南珠儿，告诉你

个好消息。” 

南珠儿轻轻地搅动着咖啡勺，撩人的咖啡香飞扬

起来；她看见自己的姊妹高兴得眉飞色舞的，也在瞬

间分享到了快乐，说：“啥好消息，让你这么高兴？” 

郝思嘉倍加热情，说：“市里主管环境的副市长

阎克用看了你的文章，说这个记者文笔晓畅，这样一

件事情，要是别的记者写来，注定枯燥无味，经她一

渲染，居然不但不枯不燥，还害得我一个晚上没睡好

觉。” 

“这文章和睡觉也没关系呀！” 

“这你就不知道了，”郝思嘉说，“这位副市长，爱

上你的文采了。特别听说你还藏着白泉老师说的谁都

没有说出的秘密，更是想见见你呢。” 

“爱上我的文采，倒是一件好事儿，但愿不是‘图

谋不轨’，占我的便宜。”南珠儿说：“你如果再见到，



麻烦你告诉他，爱上白泉重逢定理，我很高兴，也很

敬重；可是想研究我心中的秘密，对他来说那是很危

险的。” 

“你现在也不是刚出校门的孩子了，任性不得的，

该灵活的时候还得灵活些，好在人家还是主管市长，

有着与职务相对应的身份呢。” 

“这个秘密，是老师有言在先的，我也是做了保

证的。我如果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就失去了人格，没

脸在这个世上立足了。这是不可以的。” 

“听说那个白泉教授已经失踪了，你还在乎一个

不在了的老人吗？再者说了，你不说承诺的事儿，这

个世界谁也不知道啊！你还担心什么？” 

“思嘉，我的好朋友，做人是有原则的。话虽然

可以这样说，可是事儿不能这么做。” 

“我也不想让你做个不守信誉的人，我是站在你

的立场来分析这件事儿的。” 

“谢谢你！我不会怪你的。” 

在这次谈话的一周以后，郝思嘉真的见到了阎副

市长，把这话一字不差的告诉了他。阎副市长听了，

不但没有生气，还说：“就凭这句话，我怎么也得挤点

时间见见这个才女。” 

郝思嘉兴奋地说：“你可是市里的大领导呢，别



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较劲。” 

阎副市长和蔼地说：“不是较劲，这是学习；不

会乱来的，怎么说我也是有身份的。” 

“我听说市里，要召开一年一度的环境工作表彰

大会，按照惯例应该请各界先开讨论会，今年是不是

也是这样呢？” 

“准备明天开，届时我请你和南珠儿一起光临到

会，请柬都发下去了，请南珠儿的请帖在我这儿，麻

烦你转给她。” 

“谢谢，我一定请她过来。”郝思嘉接过请柬高兴

地应允下来。 

  

会议如期召开。南珠儿在郝思嘉的陪同下，来到

了会场。会议请到了环保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8

人，还有环保局的领导和各区市县的相关部门的领导

数人。南珠儿和郝思嘉是作为新闻单位代表来参加会

议的。会议在市政府副秘书长韩智和的主持下，进行

得十分顺畅。 

会议开完后，阎副市长特意对南珠儿，说：“南

珠儿请留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请教。” 

南珠儿本来想谢绝，可是总没找到合适的理由，

也就索性留了下来。 



“你的文章，写来如行云流水，尤其那篇《水，

谁都关心的事儿》，流畅感人，把那些奋战在引水工地

上的工人，写活了。”阎克用坐在会议桌对面的中间，

热情地赞美说。 

“感谢您的鼓励，这不是我的文笔好，而是我见

的人个个都那么优秀，他们干的事儿，表现的精神实

在感人，换了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写的。” 

阎克用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才女，更加热情地

赞美起来，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你不仅人长得好，

还这么有思想？难得，真的难得。” 

阳光从窗子照进来，屋里暖洋洋的。南珠儿反而

被这阳光照耀得有些不能承受。暖浪向她袭来，她感

到有点热，甚至脸都涨得红红的。心里尽管有些烦躁，

她一脸的神情，依然冷静，仿佛上紧发条的座钟，咯

嗒咯哒地走着，自有自己的方寸轨迹，一点不乱。可

是，听到有人当面夸奖，尤其是领导的赞扬后，终于

轻松起来，甚至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纯洁得象刚刚

开放的花朵，灿烂地洋溢着春光。她甚至开始直面当

前坐着的这个男人：一身西服穿在身上，尤其扎着俄

罗斯总理普京在公开场合，扎的一根政治领带，给人

的感觉是既潇洒，又大气，只是感到严肃的表情里还

缺少点什么，让人感到有点枯燥。阎克用仿佛看出了



南珠儿的心思。说：“你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我这个人

小时候就多愁善感。包括一只小麻雀，我都没伤害过。” 

南珠儿听了感到“多愁善感”这个词儿和“小麻雀”

有点走偏，也不应该是副市长一级干部说的。可是，

接下来的话题，让她感到离题更远。不过，觉得这可

能就是人们说的外交辞令，姑且也就不想再挑剔什么

了。 

“我这个人总是故作多情。看到有人把脏水倒在

河里，我就一个人坐在河边上大哭而返呢。”阎克用继

续说：“我也是盼着，清水与河流早日重逢呢。” 

虽然在南珠儿的感觉里，这些句子好像凌乱摆放

在河边上的鹅卵石，一时还看不出有什么用场，但是

这最后一句话，南珠儿听了还是有些受了感动，说：“我

还得感谢阎副市长呢，上次当我与我的好友洪建民遇

到困难的时候，还是您帮着解决的呢？” 

“环境大事，匹夫有责，你们都能这么关心，我

能在一旁卖呆吗？何况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就更不能

坐享其成。” 

这句话让南珠儿感到尽管有点词不达意，特别是

最后一句，如果改成“不能作壁上观”，可能会好些，

但她还是受宠若惊，甚至有点仰敬，说：“以后还希望

领导多支持呢。” 



他们在一起又谈了好长时间，谈到了白泉重逢定

理，也谈到了洪建民。 

“听说，洪建民是你的同学。” 

“是的，我们都是南浦大学2002届毕业生，我们

是要好的朋友。” 

“洪建民这个青年，我是在市常委会的一次会议

上见到的，市长还专门请他介绍了白泉重逢定理呢，

很了不起。” 

“我们都是白泉老师的崇拜者。” 

再后来他们又谈了从新洗水，清水与河流相互之

间的依存关系，甚至谈到了白泉老师说的那个谁都没

说出的秘密。阎克用说：“我听说，你不仅和洪建民在

一起推导白泉重逢定理，还听说有一个重要的秘密。” 

南珠儿立即惶恐起来，说：“我首先请您能谅解，

这个秘密按照白泉老师的计划，目前是不能说的，我

真的不想欺骗您。这个秘密必须在洪建民完成八大区

域权值之间的作用关系相互印证之后，由洪建民公布

于众! ” 

阎副市长见南珠儿守口如瓶，虽有些不悦，但他

还是很有耐心的，表面依然十分友好，也很热情。在

南珠儿起身告别的时候，也许是他的胳膊长得有点长，

或者把手伸得过长，不但和南珠儿握了手，一不小心，



手从南珠儿的胳膊一直握下来，才握住南珠儿细嫩如

蛙的手，这让南珠儿有点张皇失措，以至于倒退了几

步，才转过身来，告辞走了。 

南珠儿左一脚右一脚的走在回报社的路上。她抬

头看看了天空，一块块云彩摞成了摞，堆砌着，有点

透不过气来；路边的银杏树，越冬残存的几片叶子随

着一阵寒风吹过，飘落下来，像千万只飘飞的蝴蝶，

金灿灿的。放在往日，她一定会驻足观赏片刻，可是

这时她已无心欣赏这些落叶，她想起了洪建民，想到

了早已离去的白泉老师。因为洪建民告诉她不能说假

话，以她的智力水平和她与洪建民特殊关系，还可以

做到既不说假话，又可以不让洪建民失望；可是对于

别人来说，她只能说秘密不能轻易泄漏。但是，现在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半路碰到个程咬金，守住这

个秘密居然成了一个棘手难题。这在当初无论如何是

想不到的。不过，经过这次谈话后，这位倾心环保工

作的副市长，在南珠儿心里的确有了深刻的印象。除

了探知秘密的想法，不能接受外，风度举止还是可圈

可点的。但是，那只被不慎触碰到的胳膊接连几日都

有点麻酥酥的，她总有点不太舒服的感觉，难以解释

明白。 

 


